
　　輪胎於大灘泥濘中空轉，泥巴混著雨水以車子為中心四處飛濺，車裡的人死命踩踏油門試圖

挽救局面，然而狀況並沒有因他的努力好轉，整輛車猶如垂死掙扎的羚羊，愈是要脫離泥沼便陷

得愈深。 
  
　　經歷無數次無謂的嘗試，萬念俱灰的駕駛決定不再虐待踏板，他將瀏海後梳的額面靠上對著

方向盤棄械投降的手背，放縱自己頹喪好一會兒，再認命起身，冒著大風大雨踏出車外求助。 
  
　　時值深夜，公路下著不合時宜的滂沱大雨，即便撐上大傘仍避免不了肩頭遭逢一陣濕濡，柯布

艱難地踩著滿地爛泥回到路肩，等他好不容易到達路燈照耀的區域，膝蓋以下從褲管到皮鞋，無

一不被泥巴弄得面目全非。 
  
　　昏黃路燈與遠方城市的點點繁華於雨中交錯，公路路標高高掛在路燈下方，路肩欄杆插著的

里程牌早被撞得東倒西歪，柯布挑了個離燈光較近的柵欄半倚半坐，經過方才一番遮騰，自己一

身西裝可說是徹底報銷，如今讓舒適優先於維護所剩無幾的整潔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柯布手裡握著通信器，在他決定撥給組織辦公室或警察局處理掉進爛泥的車子前，另一輛車

從他左側呼嘯而過，接著忽地失速轉向──如同他剛才駕駛時那般，連人帶車衝進對側的黑暗中。 
  
　　柯布大概知道，或說自認知道自己和另一輛車出事的原因，他帶著傘到對面視察狀況，另個打

滑撞向對面的車主顯然沒有他走運，他的車只是卡在爛泥中動彈不得，但那輛鮮紅色跑車是直直

撞入公路兩旁唯一佇立的房舍，只差沒有當場起火燃燒惡化事態。 
  
　　撥號給警察與救護人員後，柯布從口袋掏出打火機，給自己點上一支菸。渾身濕透褲袋却能逃

過一劫，已是整起意外裡少數值得慶幸的事，他想。 
  
  
  
 
  
　　意外過後幾天，柯布受頂頭上司傳喚，說是有事外找。 
  
　　送貨歸程的事故影響已減至最小，保險給付外的賠款也確定由他負責，除去這些要素，柯布想

不透卡邁因對他還能有多少未盡之言，對方也不是會藉著部屬犯錯借題發揮以彰顯權威的類型，

這場無從揣測緣由的會面，某方面來說讓他感受到當上幹部後許久不見的危機意識。 
  
　　依照卡邁因的指示，柯布來到一間露天咖啡廳，僅隔著落地窗區分的室內外視野皆十分寬闊，

背後的街景上有白雲藍天，下有磚牆植栽，儼然都市沙漠中珍稀的休憩綠洲，與組織分配的狹小

辦公室截然不同。 
  
　　這天天氣很好，視線一轉柯布便看見對方坐在戶外最舒適的位置，桌面前擺著一組瓷杯，他踩

著嶄新的木頭階梯上至架高平台，不疾不徐走向上司所在處。 
  
　　「你好。」 



　　「你很準時，」卡邁因說，態度悠然，「坐吧。」 
  
　　經過上司准許，柯布脫掉西裝外套，將其披上雕花繁複的扶手椅，微微欠身後就位，咖啡廳侍

者適時現身，卡邁因僅指示對方再呈上與自己相同的飲品，便揮揮手支開了人。 
  
　　相對卡邁因的從容，坐在對面的柯布只能說是正襟危坐，付清汽車賠款當下他心一橫，除了預

訂的西裝，也讓衣櫃也多出幾件襯衫，當中一件現正穿在身上，新襯衫貼著前胸後背，緊繃程度

與他此刻的精神狀態不相上下。 
  
　　卡邁因一個手勢搶在柯布之前，擋下即將脫口而出的發問，他輕輕嘆了口氣，似乎對現場瀰漫

的肅殺氛圍頗感無奈。 
  
　　「不用那麼拘謹，我今天找你來純粹是私人理由，跟組織安排無關。」 
  
　　侍者送來咖啡，兩人同時順著送咖啡的手挪移視線，這一安插適時替他們舒緩了對話空間。 
  
　　「如果是私人理由，我想我不是個很好的談話對象。」 
　　「我當然知道，但是柯布，今天我要談的話題不是別人，正是你，所以只能找你過來了。」 
  
　　柯布收回正要端起瓷杯的手，一陣氤氳自杯裡升起，有瞬間他彷彿回到還在教養院的年紀，那

時對他如是說的人是院內的輔導員，輔導員獨獨把他找來，大抵是詢問與其他院生起衝突的經過

與原因，當下他的回應是大力一摔對方事前準備好的座椅，然後揚長而去。但今不比昔，如今他

面對的顯然不是能如此應對的對象。 
　　戶外吹著的冬風是難得在羅占布爾克七區感受到的舒適，本來整裝待發出門時他還暗地嫌棄

今日的悶熱，現在即便冬陽殷勤綻放，仍不禁感到一陣寒意滲入後背。 
  
　　「很抱歉，我想我本人應該沒什麼好談的，如你所見…」 
  
　　「那是你的想法，不過我可不這麼認為。」 
  
　　卡邁因首次在柯布面前嚐了那杯咖啡，陽光返照出當中的濃郁，黑得發亮。 
  
　　「除了前幾天的意外，或許你該交代一下前陣子是怎麼住院的，結果是看來是你比較慘沒錯，

不過我可沒告訴過你，當上幹部就能在別人的地盤鬧事。」 
  
　　柯布背後的寒意終於升至背脊，他擺在腿上的雙手緊緊交握，在自身與上司製造出的窘迫中

開始思考如何應對卡邁因拋出的問題。 
  
  
  
  
　　住院是李死後一連串事件導致的結果──但與李本身無關，昔日友人的消失無論對組織或自己

似乎都毫無影響，一切照常運行。 



  
　　他曾想過或許該做些形式上的悼念，彷彿如此才對得起命喪自手的友人與離去的青春年華，

但隨著職位提升，組織交付給他的工作日益加重，他在忙碌中漸漸淡化這個念頭。尤其柯布發現

，愈是想起這件事而未履行，便愈凸顯對方在自己生命中的無足輕重，一切煎熬與念舊之情，早

在他接獲通知，於駕駛座上發飆那刻已消耗殆盡。 
  
　　在那之後的某個夜晚，工作告一段落後他先在酒吧喝了一杯，而後一如往常到組織管理的賭

場消遣時間。 
  
　　在同僚的地盤上，向來他都止於普通的小賭怡情，但這一天他手氣異常旺盛，牌桌上的籌碼在

不知不覺中越堆越高，換算下來將是筆不小的金額，高聳且數量超出常理的籌碼之塔同時招惹了

其他賭客與管理者的目光。 
  
　　那天在老闆與其他酒客吹捧下喝得比平常猛烈，酒後的茫然讓他沒理會莊家的委婉勸誘，吹

氣球般鼓脹的自傲則令他忽略管理者在他到櫃台兌換籌碼時理由充裕的推托之詞，他無視從隱

晦到將近明示且環環相扣的告誡，最後對方不得不將對應金額全數裝箱，在眾目睽睽中讓柯布帶

出賭場。 
  
　　他持有這筆錢的時間沒有太久，很快地管理者在那位階比他高上一些的同僚授意下，派出另

一票人追擊，到被追上為止，他甚至還沒走出賭場對面的一條街。 
  
　　面對十幾人突如其來的包圍，加上大概猜到對方的來歷，柯布很乾脆交出那筆錢，但他沒料到

接下來會挨到一陣暴雨般不停落下的毒打。 
  
　　挨上始料未及的第一擊後他趕緊放低身子，保護自己不被重創要害再找機會逃開，而在承受

為數眾多的打擊時，腹側突然湧上一陣不同以往的暖濕腥熱，到比拳打腳踢強烈更多的痛楚席捲

而來，柯布才意識到是有人在混亂中給他捅了一刀。 
  
　　拳腳陣雨出現短暫的真空，空手之外的傷害手段顯然也不在這群人預料內，為求自保，柯布趁

隙掏出懷中的槍，轟向離他最近的人，隨著槍聲響起，打手頓時一哄而散，只剩被打中的倒楣鬼

滿臉痛苦倒在扭動。 
  
　　之後柯布拖著傷口躲進暗巷大樓的逃生梯，直到聞聲而來的保全與警衛巡過他所在的巷弄一

輪後轉往他處搜索逃走的烏合之眾，他才拖著傷痕累累的身子到最近的醫院急診室求助，腹部的

刺傷很深，加上之前圍毆受的打擊，渾身上下費了將近一個月才復原至能工作的程度。 
  
　　柯布大略交代整件事的前因後果，並將緣由歸咎於自己醉後一時魯莽，至於其他不重要或太

瑣碎的資訊，以及無關的後續效應，就一併忽略了。 
  
　　卡邁因聽完柯布的說詞後不發一語，目光上下打量著柯布，像是想從後者展現的姿態和敘述

之外發掘其他隱而不言的事實。 
  
　　卡邁因年紀未過半百，一頭銀髮在冬陽下既閃亮又不帶一絲雜質，肅穆的神情讓他看上去像



一位慈愛莊重的長者，但只有全程與他對視的柯布知道，這位長者睜著的雙眼始終冷如鎳幣，未

有一絲改變。 
  
　　「我想你沒有完全告訴我實情，」卡邁因發表他的觀察結果，「但無所謂，我只是要確認你能否

勝任接下來的工作。」 
  
　　「我知道接下來的工作很重要。」柯布回應，話題回到工作且對方沒有追問到底，終於讓他能稍

微下放突破天際的懸念。 
  
　　「你就照著指示做，切記不要節外生枝，還有──」 
  
　　卡邁因喝掉最後一點咖啡，停頓一會，確定柯布仍專注聽其所言，才銜接下一句話。 
  
　　「不是每次闖禍都能由你自己解決或我出面收拾善後，我話就說到這。」 
　　「是。」 
  
　　卡邁因起身離席，坐進其他部屬準備的轎車疾馳離去，車尾自視線範圍徹底消失後，柯布才卸

下一身戒備，雙臂擱上談話以來一直被忽略作用的扶手，他在椅上軟癱懈怠的時間並不久，到他

向侍者付掉這趟訓斥的帳單與小費，他面前那杯紋風不動的咖啡仍保有一絲熱氣。 
  
  
  
  
 
　　「你衣服可以穿起來了。」 
  
　　穿著白袍的醫生如是說，柯布扣回襯衫鈕扣，而醫生在他將要拿著西裝外套奪門而出時趕緊

迸出還沒說完的諫言，以對方平常的音量來說，幾乎是吼叫了。 
  
　　「准你出院不代表好了知道嗎！你那傷本來該多住兩星期──」 
  
　　話完全傳達出去前柯布甩上診療室大門，抓著處方箋快步度過醫院走廊，最後一次回診他來

得心不甘情不願，面對善意滿載但萬分嘮叨的醫生，他軟硬兼施才得到遲來的出院許可，組織交

代的行程迫在眉睫，沒有理由因自己造成的窘境而推延。 
  
　　走過窗明几淨的走道時柯布對周遭幾乎視而不見，到他停下來等電梯，才聽見一個氣喘吁吁

的聲音從後頭傳來。 
  
　　「呦年輕人──等等我呦──」 
  
　　聲音益發接近，追在柯布後頭的是個老人，精力充沛的程度與他老邁的相貌格格不入，他搖頭

晃腦來到柯布身旁時電梯門正好開啟。 
  



　　「你也要──去──一樓嗎？」 
　　「嗯。」 
　　「那正好我也─要去──。」 
  
　　只見老人搶先按住電梯鈕，柯布只能先走進去，和老人搭同班電梯往下移動。 
  
　　電梯間中老人仍調整著呼吸，喘聲環繞狹小空間，柯布盯著上方的樓層表，電梯途中停下一兩

次，但沒有人入內，抵達一樓後兩人出了電梯，老人展開一連串熱切的問候，彷彿柯布是他多年

不見亟欲敘舊的好友。 
  
　　「幹嘛走那麼快呢，趕著回去嗎？」 
　　「還好。」 
　　「沒事就別急嘛。」 
  
　　老人亦步亦趨跟著柯布，到大廳抽號碼牌領藥時對方也興致勃勃地一同等候，自從偶然見識

到柯布入院當晚發生的事（也就是死撐著讓護理人員處理傷口，直到進手術房，還有事後把插在

身上的匕首帶回去），老人一有機會便找他攀談。 
  
　　通常柯布不太理他，老人倒也能滔滔不絕，住院期間對方是唯一主動和柯布搭話的病人（雖說

他完全看不出這精神奕奕的老人是為了什麼緣由入院，或純粹就是把醫院當大街逛的類型）。其

他病人很怕他，不過輪班的護理人員們倒是很感激柯布，畢竟老人全權轉移了他的騷擾對象，本

來護理師工作同時還要應付對方幾乎是疲於奔命。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那個故事啊，就以前跑船遇到怪物那個──」 
　　「你說過了。」 
　　「這樣喔，那今天講點別的，我想想……那水手被人魚吃掉的故事──」 
　　「輪到我領藥了。」 
  
　　到柯布拿完藥預備走出醫院大門，老人仍窮追不捨，念念不忘談天說地外另一件常掛在嘴上

想和柯布達成協議但未成的事。 
  
　　「唉唉，是說那把匕首真不考慮賣我嗎，我錢很多，開出來的價錢保證你滿意──」 
  
　　柯布和老人先後通過自動門，身後沒有別人，但在他們通過後，應當關上的自動門卻開開合合

，「叮咚叮咚」響個不停，原本單純的音效重複數次不間斷後開始顯得吵雜惱人。 
  
　　「唉喔，這是不是壞掉啦。」 
  
　　老人一面問一面探頭測試，抽離身子前一刻門突然無視其存在用力闔上，向後摔倒在地的老

人因此逃過一劫，有驚無險地從地上爬起來後，一反剛才的好聲好氣開始破口大罵。 
  
　　「搞什麼鬼！根本壞了啊！」 
　　「你可以去通知醫院的人來修。」柯布建議。 



　　「喔──喔──，那我就去一趟，等等我嘿。」 
  
　　老人拖曳長長的尾音姍姍離去，確定老人走得夠遠後，柯布立刻到停車場，坐上剛出廠就又交

到他手上的汽車，朝被夕陽染紅的純白色大門駛去。 
  
  
 
  
  
　　車子開上公路，廣播電台新聞告一段落，婉轉女聲朗讀完片尾曲名，緊接著音響一端傳來與方

才美聲截然不同的搖滾樂與陣陣爆音。 
  
　　眼見即將經過之前的出事地點，這次柯布特地繞過該處──正確來說是該處上某個東西，從上

個月前就占據路中央但似乎只有他看得見的東西。 
  
　　那時他以為只是幻覺，從醫院醒來後便一直看見的幻覺，直到大雨中那用力一撞，不但沒有如

預料中克服幻象，相反地，他的車飛了出去，像是貨真價實撞上了什麼龐然大物。 
  
　　他一時找不到詞彙形容自己看見的東西是什麼，硬要說的話，只能說是魚，或任何被會認為該

在海中出現的生物。 
  
　　除了渦，能讓所有人提及其存在時又敬又懼的，只有水，寬廣的水，湖與海，還有分割國土的

江河。 
  
　　以前大人會恐嚇孩子，隨便接近水邊會被怪物抓走，或說壞孩子就該被丟到水裡被怪東西吃

掉，靈異與超自然故事也不乏以水或水中生物為主題的類型，有些關於水的傳聞，甚至比渦還早

出現。 
  
　　從來他認為只是無稽之談的，從他在醫院醒來那刻，突然成為現實。 
  
　　在電梯，在街道，在巷弄，在醫院，都充斥著應該只會出現在水中的存在，彷彿那些東西一直

生活在這，只是所有人渾然不知，傳聞裡繪聲繪影描述的怪物，都比不上他眼前所見來得鮮明駭

人。 
  
　　柯布駕車閃過一個另巨大的軟體動物，他已經知道那不是幻覺了，結束搖滾的廣播接上談話

節目，主題是靈異現象，當中來賓煞有其事說著，鬼魂這種東西一直與我們同在，只是因為頻率

對不上，所以我們看不到他們而已。 
  
　　頻率，該死的頻率。柯布一面想，又驚險鑽過一隻悠然橫跨馬路的巨型生物，一路上他開車不

得不像個天地不分的酒鬼，直到進了市區才稍加改善，他很清楚方才的表現在外人看來簡直是瘋

狂駕駛，但經歷過那場車禍後，他很難不去聯想那段公路失事率居高不下與異型魚類大量聚集的

關連性。 
  



　　儘管放眼望去滿是異形，但牠們似乎也不曾察覺人的存在，就像魔都人也從來對牠們視而不

見，同樣也對柯布不請自來的窺視一無所知。 
  
　　徒步回家的路程反而沒有開車煎熬，一個原因是走在路上比開車容易忽略那些該死的異形，

就算牠們把他的住所當成魚缸優游其中也無所謂，畢竟他要離開這好一陣子。 
  
　　他得到的指示是前往另一區的指定地點待命，ＰＲＩＭＥ　ＯＮＥ作為一個垂垂老矣的黑手黨團體

，已許久沒發出這般如戰爭前兆的命令，雖然工作中他早早明白不該做太多臆測，但對這次越過

卡邁因自更上頭發布的消息，他還是抱持一絲能藉機成事向上攀升的期待。 
  
　　入夜後窗外飄起細雨，柯布盡量將行李壓縮至一個提箱能帶走的程度，整理途中他突然發覺，

除去日用品與衣物的翻新，他的隨身物品變化比想像中來得少，從逃離教養院後到大城市奮力一

搏到現在看似在他人旗下占有一席之地，當中的差距僅是多了個遮雨的屋頂，還有更體面的衣

著。 
  
　　若再區分目前擁有的，有多少究竟是真正屬於他而不為地位變遷左右的，大概只剩左腕的錶，

還有第一次升遷時，他跟李合資買的一組白銀打火機，在李說自己不小心弄丟後過了許久，他偶

然在某間酒館的老闆手上發現其存在，最後靠梭哈贖了回來，當時他是想哪天能找個機會，把它

還給本來的主人。 
  
　　那支打火機如今安穩躺在收藏盒中，保存得比他正在用的好上許多，柯布考慮了一個晚上，離

開前終究將他留在原處，若宵小有幸翻出這唯一值錢的東西，就這麼讓對方帶走似乎也無妨。 
　 


